


      回忆舞台工作队

1966届高三5班钟瑞琨    

1963年秋,开学不久，各学生社团开始报名。有军乐队，民乐队，舞蹈队，話剧队，美术组等，还有舞台工作队，简称舞工队。上101中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什麼舞工队。说实在，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当时为什麼报名参加了舞工队。可能觉得所有人都在台下看节目，我能在后台拉幕，在后台看节目，特让人羡慕吧。
 
舞工队第一次活动，到场的有8、9个同学，我们5班的王远，王卫延，还有3班张翼南等。主持活动的是个高二的同学——张永生，一张圆圆的孩子气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属于陈司寇老师归纳的3种类型胖人中“可爱型”。他讲了舞工队到底是干什麼的。原来不光是拉大幕，舞工队主要是配合其他社团的节目，负责设计布景，道具，灯光，效果等，此外，还负责学校各种大型活动的后勤服务。比如市区中学生运动会时，为我校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啦啦队的组织和指挥。是介乎于舞台美术，后台服务之间的活动队。永生还说起舞工队的历史。第一任队长是“黄毛“。原谅我不得不用外号，这是对师祖的大不敬。可永生从来没告诉我“黄毛”的真名。那时同学之间互称外号，没有意识到是对人不敬的。总之，各文艺社团需要，“黄毛”组建了舞工队。“黄毛”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似乎舞台美术，灯光设计，效果，音响，样样精通。永生話语间对他充满崇拜，说，为了救场，他能现编现跳， 随着4个小天鹅的巴蕾舞乐曲，现场发挥跳起丑小鸭舞。新年晚会上逗得全校同学前仰后合。他还有超常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北京中学生运动会上，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像是天才的交响乐指挥，调动起同学们的激情，节奏鲜明的啦啦队的喊声中，101中的运动员们争得一个又一个冠军。听到这里，我已经喜欢上舞工队了。

因为明年就要进入高三学年了，永生将要把队长重任交给我们这届同学。大家推选我作下一届队长，这是我万万没准备好的。我是在北京二中读的初中，学校学术气氛浓，但学校生活比较刻板枯燥。三年下来，我自我感觉像老学究。入学101中，学校生活气氛完全不同。清晨起床号一响，同学们都从床上跳下直奔操场锻练。宿舍整洁，被褥叠得像豆腐块。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迈着齐刷刷的步伐去食堂。抬大粪，果园施肥剪枝。课余，各项体育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生动，活泼，紧张的生活。开学以来，我天天都在学着老101同学，尽量做得像个101的人。现在我参加了舞工队，面对的将是一窍不通的舞台美工世界。一个内向的老学究，能和多才多艺的“黄毛”比吗？我能当这舞工队长吗？但心里却跃跃欲试，觉得是个锻练和改变自己的机会。 
尽管面临高考的学业压力，永生仍经常来参加舞工队的活动，给了我很多帮助。舞台侧面的小屋是舞工队的活动场所，保存着一装帧精美的舞工队活动日志。小屋中有个梯子，联通顶棚上的天窗口。永生带领我们顺梯子穿过天窗口爬上后台上层。围绕舞台顶有一圈走廊，顺走廊到舞台顶层左前角是一配电板，控制所有灯光。面灯，脚灯，耳灯，柱灯，顶灯，上天幕灯，下天幕灯，追光灯等。有大幕，二幕，天幕，边幕……“我们的舞台，麻雀虽小，五脏具全。”永生边带我们参观后台边讲。我才知道原来舞台灯光还有这麼多讲究。 灯光是舞台空间、时间、季节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戏剧情节发展所需的特定场景的视觉环境的设计 。 灯光照明不仅让观众看清演员表演，更重要是引导观众视线，塑造人物形象， 突出戏剧矛盾冲突，丰富艺术感染力……我们新队员听得目瞪口呆，服得五体投地。

新年快到了。新年的学校晚会要演歌剧江姐的“绣红旗“片段，还要演話剧“箭杆河边”。需要准备道剧和布景。我们既不会木工，也没画过布景，也没经费买材料。我束手无策。永生的路子是找校友“借“。校友都会热心帮忙的，他说。他带我东跑西颠，骑车到国际关系学院找一位曾经是一零一中文艺部长的学姐（忘了名字）帮忙。学姐帮了大忙，借了我们布景树网，还请我们吃有猪头肉的夜宵。我姐姐钟阳和是61届校友。那时是农大的学生会主席。于是我们又到农大去借到了狱墙布景。还有鸡腿面吃。问题解决，回校路上我们肚腹饱满心情愉快。后来，我们又根据章连启和王伯英老师的要求设计了灯光。记得是王卫延在礼堂的顶棚上抱着2000瓦的聚光追灯照着绣红旗的江姐。而周围是一片黑暗。明亮的追光突出了江姐的形像。同学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晚会。这里也有我们舞工队的功劳。

永生毕业后上哈军工，我也学会了独立支撑舞工队。有难事找大家帮忙是我从师哥那里学的绝招。那时同学们大都热心为其他同学服务。尤其我们班同学。记的那时丁宁宁常常腰系一牛皮套，像西部片的牛仔。但是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电工钳什麽的。舞台灯光电路出了问题一准是他帮忙修。我也从他那学了不少电工技术。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舞工队员们给运动员送饭，送水，送巧可力，帮运动员按摩、签到,通知运动员上场时间、跑道位置……忙得不可开交时，班里同学们也来帮忙。组织和指挥啦啦队的是我请来的我们班任小平。小平的指挥动作奔放热情，充满了节奏、力量、激情和魅力。我想和“黄毛”比不相上下。啦啦队情绪高涨，在赛场上的呐喊震天，助威声洪亮，动作整齐划一，盖过其他学校。 那时，在中学生运动会的主要对手是隔圆明园相望的清华附中。 还记得脍炙人口的啦啦词，如，“虎背熊腰王楚涛，铅球投得远又高……”“曹大振贾平均，田径跑道并肩拼，一百二百争冠军。”“卡玛卡玛，碧眼金发。铅球铁饼，出手必杀。” 同时还有：“清华附中一零一，我们本是亲兄弟。学习太忙甭着急，田径场上比一比。”啦啦队的同学们在跑道旁喊哑了嗓子，流着泪为101选手加油。101的运动员个个都是好样的，全力拼搏，拼搏……冠军拿了一个又一个。

1965年底，学校开始20周年校庆的准备工作。受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背景全部使用幻灯投景，艺术上获得了成功的启发，王伯英、章连启老师和我们讨论使用幻灯投景做校史联唱背景的设想。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知从何处下手。当时，我已把舞工队交给了下一届舞工队同学。记得有徐日升，曹玉菲，胡建星，毛琪明等。但我还是决定和大家一起试试。还是永生教我那招儿，遇困难找校友帮忙。 王伯英老师介绍我们去找他的学生，人艺的吴桂苓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那天我们在“刚果风雷”演出前到首都剧场后台参观投景幻灯。 吴老师给我们介绍给舞台美工师后就去化装了。美工师带我们边看边讲解。吴老师再次出现时已经变成了非州丛林战士，混身上下涂满黑油彩。他答应让我们留在后台看演出，观摩天幕背景变化和掌控。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在首都剧场后台看戏，感觉太妙了。

参观后我们对舞台投景幻灯有了大致了解。但最大的问题的是我们没有幻灯机。和人艺借？连提都不敢提。只有自己做。不记得具体有多少经费，只记得学校给的钱是非常可怜的。有了设计图后，我们四处踅摸配件，想用有限经费做最大的打算。最重要的灯箱是我们班的马豪民带着我从白桥废旧物品站找到的，才花了几毛钱。又找到了不同规格的透镜作聚光镜头和成像镜头，还要加上光源和电源部分。 制做幻灯机的过程得到很多人帮助，动用学校工厂的各种机床，工具。舞台投景幻灯机终于做成了。 

然而，好不容易做好幻灯机，我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绘制幻灯片。天幕投影幻灯一般都放在距天幕3米之内以45度或更大仰角打到天幕，幻灯片上的图像打到天幕上会有仰射角和左右斜射角三个方向变形。纠正变形的关健是幻灯片图像绘制的精确的反方向变形。另一大难关是，广阔的天幕需多台灯投影形成一幅完整画面，实现图片无缝拼连，要经过严格校准、试验，才能使幻灯精确无误地投射在舞台背景区域…… 人艺的幻灯片是画好背景图，使用特殊镜头的照相机，将背景图拍成变形后的彩色正片。然后放到幻灯机上一放，就还原成了设计图原来的样子。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大家只好绞尽脑汁想土办法。经过反复测试，我们摸索出路子。我们把舞台背景墙分成等距的方格，然后在幻灯机上放一张透明空白幻灯片。我们每在这张幻灯片上画一个点，舞台背景墙上就会有一个投影点。就这样，我们在透明幻灯片上一一找出与舞台背景墙上所有方格交叉点位置对应的点，画出一张变形的方格图模板，然后把每一张背景设计图也按舞台背景墙大小划分成方格图，借助那张模板，画出相对应变形的幻灯背景正片。那些日子，舞工队员们每天下午课后就聚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调试，一次又一次修改。有时干到半夜，寒假也没闲着。不知凝聚了多少舞工队员们的心血，还有很多同学的帮助，我们的两个舞台投景幻灯机终于在校庆前在天幕上打出了令人满意的背景图像。我仍记起张家口学校的校门的景像，还记得“弯弯流水绕村庄”的西黄泥的景色，天幕幻灯组，打出来的图像一幅一幅颇有一些像水墨画，很美。

101中的生活和舞工队经历是学校放手让学生自己参与和主持课外活动，在活动中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享受为别人服务和相互帮助的幸福感。并将这些活动一届传一届形成传统和荣誉感。舞工队的活动教会我无论多么无法想像难以完成的任务，只要努力去做，想办法，矢志不渝，总是能够完成的。教会我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能信心满满，沉着应对，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这些经历让我受益一生。在草原放羊，狂风暴雪中迷失了方向，我临危不乱，凭着风雪打在身上的部位辩别方向赶羊群找回浩特（游牧营地）；当赤脚医生，麻疹大流行的日子里，我骑马巡诊方圆百里草原。终于使十几个高烧不退孩子都安全康复。在杰克森试验室，在加州大学肿瘤研究所主持完成的每个研究项目，都印记着101中生活和舞工队经历带给我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训练和应对困难的冷静和信心。 
作者感谢老舞工队员张翼南（退休人民日报主任编辑）回忆，补充和修改本文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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